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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多
人
非
議
她
愛
上
不
應
該
愛
的
人
，
更
多
人

說
她
無
情
／
冷
傲
。
可
是
情
人
眼
裡
，
離
不
了
男

出
西
施
女
出
潘
安
，
他
和
她
眼
中
的
她
和
他
，
必

然
是
世
界
上
第
一
完
美
，
愛
情
魔
力
，
百
分
之
九

十
以
上
涉
及
強
烈
化
學
成
分
，
當
事
人
已
身
不
由

己
了
，
旁
人
又
怎
好
置
喙
？
至
於
她
冷
傲
不
冷
傲
，
多

看
幾
篇
她
筆
下
散
文
才
好
說
。

她
雖
然
自
嘲
﹁
向
來
很
少
有
正
義
感
﹂，
可
是
在
外
灘

看
到
警
察
無
理
鞭
打
那
個
十
六
七
歲
少
年
，
心
裡
已
蠻

不
舒
服
，
當
警
察
打
完
人
後
朝
她
踱
過
來
時
，
她
就
氣

憤
得
惡
狠
狠
盯
住
他
，
﹁
恨
不
得
眼
睛
裡
飛
出
小
刀

子
﹂，
敢
怒
不
敢
言
，
何
嘗
不
正
義
！

以
為
她
無
情
，
可
不
然
；
孤
傲
，
也
不
然
；
推
心
置

腹
的
朋
友
她
都
有
，
如
蘇
青
，
如
炎
櫻
。
炎
櫻
還
是
她

終
生
知
己
，
炎
櫻
每
句
話
她
都
視
為
金
科
玉
律
，
那
句

﹁
每
一
隻
蝴
蝶
都
是
花
的
靈
魂
﹂，
經
她
轉
述
過
，
甚
至

幾
十
年
來
還
與
她
齊
名
成
為
金
句
。

她
如
果
孤
傲
，
就
看
不
起
其
他
作
家
，
可
知
道
除
了

曹
雪
芹
，
筆
下
還
提
及
張
恨
水
／
老
舍
／
周
作
人
／
路

易
士
／
和
當
年
還
未
成
名
的
倪
弘
毅
，
而
且
還
引
述
多

篇
路
倪
詩
作
加
以
讚
賞
；
就
算
不
大
喜
歡
的
作
家
，
她

都
不
會
因
人
廢
言
，
總
會
指
出
他
的
優
點
，
如
顧
明

道
。
這
胸
襟
在
同
行
中
就
罕
見
。

你
說
她
不
愛
國
嗎
，
她
說
中
國
﹁
髒
與
亂
與
憂
傷
之

中
，
到
處
可
以
發
現
珍
貴
的
東
西
﹂，
就
是
慧
眼
了
，
她

說
德
國
馬
路
光
可
鑒
人
，
寬
敞
／
筆
直
／
齊
齊
整
整
，

一
路
參
天
大
樹
，
路
走
多
了
會
令
人
發
瘋
；
又
說
明
知

加
拿
大
居
住
環
境
怎
麼
怎
麼
好
，
始
終
還
是
捨
不
得
中
國
，
這
種

感
情
，
今
日
還
不
曾
看
到
有
其
他
清
醒
的
作
家
這
麼
說
；
她
想
學

卡
通
動
畫
，
目
的
是
想
把
中
國
風
帶
到
美
國
，
沒
有
成
功
，
志
願

已
足
以
令
人
肅
然
起
敬
。

就
算
這
是
她
婚
前
的
少
女
情
懷
，
也
是
出
於
本
性
，
對
她
婚
後

的
批
評
，
只
好
借
賈
寶
玉
一
句
話
：
未
結
婚
的
女
孩
子
都
是
珍

珠
，
結
了
婚
就
是
死
魚
眼
。

口
不
對
心
老
死
異
國
，
必
然
有
她
難
言
之
隱
，
誰
了
解
她
內
心

的
孤
寂
呢
？

我
是
說
，
張
愛
玲
。

百
家
廊

湯
禮
春

她有情，也不冷傲！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在
香
港
當
編
劇
真
的
不
容
易
。
每
當
提
起

﹁
編
劇
﹂
這
個
職
業
，
大
家
總
會
覺
得
即
使
稱

不
上
學
問
淵
博
，
至
少
也
要
有
豐
富
的
常
識
，

緊
貼
社
會
脈
搏
，
對
身
邊
及
時
下
所
發
生
的
事

情
，
具
敏
銳
的
觸
覺
，
見
識
總
要
比
一
般
人

多
。
一
般
人
知
道
的
事
情
，
當
編
劇
的
一
定
也
要

知
，
人
家
不
知
道
的
，
編
劇
也
得
比
一
般
人
知
多

一
點
。
社
會
上
各
個
階
層
、
不
同
類
型
的
人
物
，

他
們
有
何
分
別
，
說
話
有
何
特
色
，
必
定
要
略
知

一
二
。

對
﹁
編
劇
﹂
有
這
種
要
求
，
其
實
是
無
可
厚
非

的
，
尤
其
若
果
政
府
未
來
真
的
會
批
出
多
幾
個
免

費
電
視
牌
照
，
港
劇
的
競
爭
必
然
會
加
劇
，
劇
集

的
質
素
必
須
大
大
提
升
，
對
編
劇
的
要
求
將
會
更

高
。
雖
然
現
在
政
府
尚
未
正
式
發
牌
，
但
公
司
對

編
劇
的
要
求
，
明
顯
比
起
昔
日
在
舊
世
界
時
高
得

多
，
劇
本
對
白
要
有
真
實
感
，
劇
情
不
單
不
可
以

拖
拉
，
而
且
還
要
加
速
推
展
劇
情
。
除
了
看
電

影
、
看
美
劇
之
外
，
老
闆
甚
至
要
求
編
劇
要
多
看

書
，
看
一
些
平
日
從
來
不
會
看
的
書
，
以
增
進
各

方
知
識
，
又
要
求
我
們
多
看
人
物
傳
記
，
以
增
加

描
寫
人
物
時
的
深
度
。
這
些
本
來
都
是
非
常
好
的

建
議
，
可
是
這
一
切
都
是
需
要
用
時
間
來
培
養

的
。

香
港
編
劇
每
天
的
生
活
，
就
是
工
作
、
工
作
再
工
作
，
雖
然

現
在
劇
集
的
創
作
期
略
較
昔
日
寬
鬆
。
以
一
套
二
十
集
的
劇
集

為
例
，
以
前
在
舊
世
界
，
最
多
只
得
五
個
半
月
的
，
但
如
今
有

足
半
年
時
間
。
不
過
，
在
這
兒
要
兼
顧
的
行
政
工
作
也
比
以
前

多
，
加
上
現
在
在
劇
集
進
行
拍
攝
時
，
編
劇
也
需
要
跟
場
及
翻

看
每
天
拍
攝
的
片
段
，
試
問
還
可
以
怎
樣
抽
時
間
來
看
書
？

最
近
，
跟
同
事
聊
天
，
大
家
不
約
而
同
都
有
家
人
抱
恙
，
平

日
即
使
沒
有
太
多
時
間
陪
伴
家
人
，
但
至
少
也
會
打
個
電
話
慰

問
一
下
，
但
最
近
大
家
都
因
為
工
作
忙
得
頭
昏
腦
脹
，
我
跟
同

事
都
一
樣
，
竟
然
連
打
電
話
關
心
一
下
都
忘
記
了
，
事
後
深
感

抱
歉
，
簡
直
是
罪
該
萬
死
。
可
是
，
工
作
還
是
不
能
停
下
來
，

我
只
能
苦
中
作
樂
，
跟
同
事
打
趣
地
說
，
或
許
有
天
就
連
跟
家

人
相
處
，
我
們
也
需
要
做
資
料
搜
集
才
會
懂
。

我
們
渴
望
港
劇
的
質
素
提
升
，
可
是
香
港
編
劇
的
工
作
環
境

和
條
件
，
卻
沒
有
相
對
地
提
高
。
美
國
編
劇
一
年
只
做
一
套

劇
，
平
均
只
有
二
十
三
集
左
右
，
但
香
港
也
不
知
是
誰
定
下
來

的
規
則
，
一
年
要
做
四
十
集
。
而
在
薪
酬
方
面
，
香
港
跟
美
國

編
劇
的
待
遇
，
也
相
差
很
遠
。
曾
經
有
一
位
當
紅
的
電
影
編
劇

前
輩
，
他
在
飛
機
上
結
識
了
一
位
外
籍
青
年
，
青
年
的
父
親
原

來
也
是
一
位
編
劇
，
但
他
的
父
親
一
生
只
寫
過
兩
個
劇
本
，
而

香
港
的
編
劇
竟
然
一
年
要
寫
幾
十
個
小
時
的
劇
本
，
才
得
以
餬

口
。
美
國
能
夠
吸
引
有
醫
生
、
律
師
資
格
的
專
才
來
當
編
劇
，

除
了
對
戲
劇
有
濃
厚
興
趣
之
外
，
當
然
也
因
為
有
可
觀
的
酬
金

作
回
報
，
再
加
上
有
足
夠
的
時
間
來
撰
寫
劇
本
，
所
以
劇
集
出

來
的
效
果
也
特
別
有
質
感
。

精
練
的
場
景
和
對
白
，
是
需
要
靠
時
間
來
雕
琢
的
。
香
港
的

編
劇
每
天
也
在
趕
分
場
、
趕
劇
本
，
連
一
些
基
本
的
簡
單
生
活

體
驗
，
都
幾
乎
要
失
去
了
，
所
創
作
出
來
的
劇
集
又
何
來
質

感
？
要
提
升
港
劇
質
素
，
恐
怕
先
要
為
編
劇
所
提
供
的
條
件
和

待
遇
開
始

手
。

港產編劇的可悲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中
央
反
對
吃
喝
浪
費
的
﹁
八
項
規
定
﹂

出
台
，
許
多
公
開
的
高
消
費
酒
家
飯

館
，
其
廂
房
頓
時
門
可
羅
雀
。
但
是
不

少
官
僚
於
是
轉
移
陣
地
，
到
一
些
隱
蔽

會
所
繼
續
大
吃
大
喝
。
北
京
︽
人
民
日

報
︾
連
續
多
日
點
名
公
布
有
關
地
點
和
公
車

號
碼
，
實
在
大
快
人
心
。
四
月
十
二
日
該
報

以
︽
多
少
﹁
吃
喝
﹂
公
園
中
︾
為
題
，
指
出

北
京
﹁
紅
領
巾
公
園
﹂、
廣
州
﹁
流
花
湖
公

園
﹂、
成
都
﹁
東
湖
公
園
﹂、
南
京
﹁
中
山
陵

園
﹂，
都
有
﹁
窩
點
﹂。
而
且
描
寫
細
緻
。
以

南
京
中
山
陵
園
風
景
區
為
例
，
就
有
一
家

﹁
龍
景
國
品
會
所
﹂，
還
有
一
家
﹁
國
品
燕
鮑

翅
館
﹂。

廣
州
的
流
花
湖
公
園
呢
，
就
有
唐
苑
、
南

海
漁
村
、
順
峰
山
莊
等
十
一
家
規
模
大
小
不
等
的
高
檔

酒
樓
，
記
者
詢
問
公
園
內
的
遊
客
，
他
們
都
是
附
近
的

居
民
，
說
都
不
會
到
這
些
﹁
這
麼
貴
﹂
的
酒
樓
吃
飯
。

北
京
﹁
紅
領
巾
公
園
﹂
中
的
﹁
健
一
公
館
﹂、
﹁
乙
十

六
朝
陽
店
﹂，
不
時
有
豪
華
小
汽
車
進
入
。
記
者
問
及
該

館
消
費
，
據
稱
包
間
一
桌
最
低
消
費
一
萬
二
，
﹁
健
一

公
館
﹂
更
貴
，
每
桌
一
萬
六
千
元
。

四
月
十
五
日
的
︽
人
民
日
報
︾，
以
︽
公
款
吃
喝
躲
躲

藏
藏
︾
為
題
，
報
道
了
瀋
陽
市
﹁
私
人
會
所
內
部
食
堂

火
爆
，
高
檔
飯
店
門
口
公
車
人
落
車
走
﹂。
說
該
市
有
一

家
﹁
隱
蔽
小
店
﹂，
﹁
一
九
六
七
美
尊
會
館
﹂，
門
口
座

落
在
一
些
雜
貨
小
店
之
中
。
入
門
則
﹁
豁
然
開
朗
、
裝

修
豪
華
﹂。
會
所
內
只
有
六
個
套
間
，
已
經
被
訂
滿
了
。

據
說
特
色
菜
是
﹁
法
國
鵝
肝
拼
花
膠
皇
﹂，
光
是
這
道

菜
，
每
位
需
一
千
零
八
十
八
元
。

記
者
點
名
記
錄
了
若
干
輛
公
車
的
號
碼
，
並
查
出
該

車
號
的
主
人
。
這
些
大
吃
大
喝
的
官
員
，
都
是
一
些
中

下
級
幹
部
，
如
東
陵
區
政
府
辦
公
室
、
市
城
市
建
設

局
、
市
城
建
局
公
園
處
。
另
有
一
些
官
員
乘
公
車
前

來
，
立
即
開
走
，
以
免
為
記
者
﹁
抄
牌
﹂。

內
地
的
順
口
溜
說
：
﹁
上
有
政
策
，
下
有
對
策
。
﹂

就
像
公
費
吃
喝
來
說
，
在
這
些
大
城
市
包
括
首
都
，
還

是
不
能
禁
絕
。
可
見
鋪
張
浪
費
，
亂
花
公
款
的
事
，
也

是
一
種
﹁
頑
疾
﹂。
中
央
和
有
關
部
門
，
還
是
要
下
大
力

氣
，
以
求
政
令
貫
徹
到
底
。

由
︽
人
民
日
報
︾
在
顯
著
版
面
連
續
﹁
發
炮
﹂，
用
輿

論
來
壓
制
歪
風
邪
氣
，
也
是
一
個
好
辦
法
。

吃喝歪風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跟
曾
經
短
住
花
蓮
的
好
友
說
，
東
港

飽
啖
黑
鮪
魚
後
，
要
順
道
北
上
遊
花

蓮
，
請
教
她
景
點
美
食
的
好
處
。

她
說
：
花
蓮
最
牽
動
人
心
弦
的
，
可

能
還
是
日
常
生
活
裡
一
草
一
木
，
夜
裡

聽
見
雨
打
在
麵
包
樹
的
聲
音
，
清
晨
看
見
院

裡
的
白
山
茶
花
盛
開
。

要
領
略
好
友
的
說
話
，
恐
怕
非
學
她
那
樣

在
花
蓮
短
住
一
會
，
不
能
體
會
。
但
旅
人
如

我
等
，
能
夠
來
一
次
景
觀
之
旅
、
或
者
懷
舊

之
旅
，
已
是
心
滿
意
足
。

花
蓮
的
景
觀
之
旅
，
當
然
是
以
太
魯
閣
國

家
公
園
為
主
軸
，
鬼
斧
神
工
的
太
魯
閣
峽
谷

以
雄
偉
壯
麗
、
幾
近
垂
直
的
大
理
岩
峽
谷
景

觀
聞
名
，
一
般
泛
指
中
橫
公
路
從
太
魯
閣
至

天
祥
這
段
將
近
二
十
公
里
的
峽
谷
路
段
。

經
過
億
萬
年
前
的
板
塊
運
動
而
形
成
的
大

理
岩
，
受
到
立
霧
溪
長
期
侵
蝕
下
切
作
用
與

地
殼
不
斷
隆
起
上
升
，
終
形
成
幾
乎
垂
直
的

Ｕ
形
峽
谷
。
由
東
段
太
魯
閣
牌
樓
入
口
處
一
路
西
行
，

峽
谷
愈
來
愈
窄
，
燕
子
口
到
慈
母
橋
這
段
為
太
魯
閣
的

精
華
區
，
公
路
不
是
鑿
洞
穿
行
，
而
是
以
﹁
匚
﹂
形
沿

崖
開
鑿
，
車
輛
行
駛
其
間
，
真
令
人
有
﹁
一
線
天
﹂
的

感
覺
。
沿
線
而
行
，
觸
目
所
及
皆
是
壁
立
千
仞
的
峭

壁
、
斷
崖
、
峽
谷
、
連
綿
曲
折
的
山
洞
隧
道
、
大
理
岩

層
和
溪
流
等
風
光
，
遊
人
無
不
讚
嘆
造
物
者
之
鬼
斧
神

工
。據

導
遊
小
羅
說
，
在
台
灣
的
國
民
旅
遊
裡
，
很
多
家

庭
旅
遊
、
畢
業
旅
行
，
一
定
有
這
麼
一
張
﹃
太
魯
閣
牌

樓
﹄
照
片
，
沒
拍
到
牌
樓
，
似
乎
儘
管
跋
山
涉
水
，
好

像
還
是
沒
到
過
花
蓮
似
的
，
﹁
牌
樓
﹂
是
許
多
人
心
中

重
要
的
集
體
記
憶
。

﹃
太
魯
閣
牌
樓
﹄，
是
很
經
典
、
很
標
準
的
﹁
到
此
一

遊
﹂
照
，
這
座
匾
題
﹁
東
西
橫
貫
公
路
﹂
具
有
中
國
宮

殿
風
格
的
牌
樓
，
是
在
東
西
橫
貫
公
路
在
民
國
四
十
九

年
五
月
九
日
︵
一
九
六
○
年
︶
開
通
時
，
一
併
建
造
，

成
為
縱
橫
公
路
的
象
徵
。

太魯閣景觀遊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不
經
不
覺
，
到
大
學
教
書
已
有

四
年
。
以
前
參
加
同
學
的
謝
師

宴
，
感
覺
都
不
算
強
烈
，
因
為
畢

竟
多
數
學
生
我
都
沒
有
教
過
，
但

今
年
的
謝
師
宴
，
感
受
就
很
深

了
，
因
為
我
一
年
級
負
責
教
的
學
生
，

佔
了
半
數
，
而
這
半
數
學
生
，
今
年
都

順
利
畢
業
了
。

︽
管
子
．
權
修
︾
說
：
﹁
一
年
之

計
，
莫
如
樹
穀
；
十
年
之
計
，
莫
如
樹

木
；
終
身
之
計
，
莫
如
樹
人
。
﹂
教
育

是
終
身
的
事
業
，
自
己
執
教
四
年
，
未

知
學
生
今
後
成
就
如
何
，
相
信
以
我
這

把
年
紀
，
很
難
看
到
他
們
事
業
有
成
的

日
子
了
。

想
起
這
四
年
的
教
學
裡
，
每
年
我
都

向
學
生
問
過
一
個
小
小
的
問
題
，
就
是

學
校
四
周
，
有
些
什
麼
花
草
樹
木
，
知

不
知
道
？
答
案
是
全
都
默
然
。
我
還
對

學
生
說
，
一
出
校
門
的
正
對
面
，
草
坪

裡
夏
天
都
種
滿
了
酢
醬
草
，
開

淺
紫
色
的
小

花
，
有
沒
有
留
意
過
？
答
案
是
很
少
有
留
意
。
我

又
說
，
那
些
酢
醬
草
的
葉
子
是
心
形
的
，
共
有
三

瓣
。
科
學
家
統
計
過
，
每
二
十
萬
株
酢
醬
草
就
會

有
一
株
發
生
變
種
，
葉
子
變
成
四
瓣
，
那
就
是
以

前
說
的
幸
運
草
了
。
有
小
說
家
還
以
此
為
書
名
寫

過
一
本
暢
銷
書
呢
。

我
相
信
，
不
只
是
我
教
學
的
學
校
，
全
港
的
大

中
學
生
，
大
概
沒
有
幾
個
人
知
道
他
們
就
讀
學
校

附
近
有
些
什
麼
花
草
樹
木
。
什
麼
叫
行
道
樹
，
相

信
知
道
的
學
生
也
不
多
。
現
在
還
是
一
個
環
保
意

識
高
漲
的
時
代
，
但
不
知
道
樹
木
的
名
稱
，
竟
然

都
能
侃
侃
而
談
環
保
，
這
是
何
等
怪
異
的
現
象
。

我
記
得
我
在
台
灣
的
報
紙
工
作
時
，
報
紙
的
副

刊
還
開
過
一
個
專
欄
，
專
門
請
植
物
系
的
畢
業

生
，
替
副
刊
寫
台
北
街
道
上
有
那
些
行
道
樹
。
現

在
只
要
上
網
，
台
北
的
網
站
即
時
可
以
提
供
四
十

種
行
道
樹
的
圖
片
和
介
紹
。
香
港
呢
？
即
時
可
以

提
供
的
，
恐
怕
是
四
十
種
即
日
適
合
炒
賣
的
股
票

名
稱
吧
？

香
港
人
，
其
實
是
不
關
心
樹
木
的
，
唯
一
關
心

的
，
是
樹
木
掉
落
時
壓
倒
途
人
的
新
聞
而
已
。

閒話樹木
興　國

隨想
國

看
完
朴
槿
惠
的
自
傳
兼
傳
記
，
知
道
她

很
崇
拜
英
國
都
鐸
王
朝
最
後
一
位
君
主

—

伊
麗
莎
白
一
世
，
她
在
選
舉
期
間
也

以
這
位
未
婚
女
王
自
許
，
其
競
選
團
隊
更

模
仿
伊
麗
莎
白
﹁
嫁
給
英
格
蘭
﹂
的
語

氣
，
把
她
塑
造
成
﹁
嫁
給
韓
國
的
女
人
﹂。
時
值

閱
讀
這
位
女
王
的
傳
記
，
頗
有
感
觸
。

伊
麗
莎
白
一
世
任
內
不
但
化
解
宗
教
分
歧
而

維
持
國
家
的
統
一
，
更
把
英
格
蘭
治
理
成
當
時

歐
洲
最
強
盛
的
國
家
之
一
，
成
為
大
英
帝
國
歷

史
上
最
偉
大
君
主
。
然
而
，
要
成
就
這
樣
的
偉

大
事
業
，
她
需
要
的
不
僅
僅
是
強
大
的
後
台
，

還
有
﹁
紮
實
﹂
的
閱
歷
；
她
要
犧
牲
的
不
僅
是

個
人
的
婚
姻
幸
福
，
還
要
撇
下
女
性
的
溫
柔
特

性
。伊

麗
莎
白
一
世
是
英
王
亨
利
八
世
和
安
妮
．

博
林
秘
密
結
婚
生
的
女
兒
，
但
這
段
婚
姻
因
為

得
不
到
當
時
的
羅
馬
教
皇
承
認
，
年
輕
貌
美
的

第
二
任
王
后
要
步
步
為
營
；
在
生
下
女
兒
伊
麗

莎
白
後
，
要
想
保
住
地
位
就
得
為
英
王
生
下
一

個
王
子
，
可
惜
，
她
雖
然
懷
上
了
王
子
，
卻
不

幸
流
產
了
。
結
果
，
顯
赫
一
時
的
王
后
被
以
莫

須
有
的
﹁
通
姦
罪
名
﹂
而
送
上
了
斷
頭
台
。

當
時
的
伊
麗
莎
白
才
兩
歲
八
個
月
；
二
十
一
歲
那
年
，

她
又
被
同
父
異
母
的
女
王
姐
姐
瑪
麗
懷
疑
不
忠
而
判
禁
倫

敦
塔
，
抑
鬱
的
心
情
更
導
致
全
身
浮
腫
，
寸
步
難
行
；
作

為
另
一
位
王
位
的
繼
承
者
，
伊
麗
莎
白
成
為
姐
姐
的
眼
中

釘
，
處
處
為
難
。
猶
幸
的
是
，
驕
恣
的
瑪
麗
女
王
因
過
度

傷
情
而
逝
，
受
盡
屈
辱
的
伊
麗
莎
白
終
於
登
上
王
位
，
時

年
二
十
五
歲
。

這
位
﹁
歷
經
滄
桑
﹂
的
未
婚
女
王
很
快
以
自
己
的
聰
明

才
智
和
個
人
魅
力
征
服
國
民
和
大
臣
，
也
給
當
時
萎
靡
不

振
的
英
格
蘭
帶
來
一
陣
新
氣
象
；
然
而
，
作
為
一
位
無
父

無
母
無
丈
夫
的
年
輕
女
王
，
她
首
先
要
克
服
的
是
人
們
對

女
性
治
理
國
家
、
處
理
政
事
的
習
慣
性
偏
見
，
還
有
野
心

勃
勃
的
男
人
對
妙
齡
女
郎
垂
青
背
後
的
權
謀
和
暗
算⋯

⋯

因
為
當
時
人
們
視
女
人
為
弱
者
和
愚
昧
，
女
人
當
王
，

就
是
弱
者
統
治
強
者
，
愚
人
管
理
智
者
。
為
了
消
除
人
們

這
種
先
入
為
主
的
印
象
，
她
在
行
為
舉
止
中
有
意
無
意
地

去
掉
貴
婦
人
的
特
質
，
時
而
發
誓
打
賭
、
吐
唾
沫
，
高
興

時
就
放
聲
大
笑
，
發
脾
氣
時
用
拳
頭
搥
打
桌
子⋯

⋯

以
致

那
些
看

嬌
柔
公
主
長
大
的
前
朝
大
臣
瞠
目
結
舌
。

政壇女人不溫柔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我們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當問起小時候
最快樂的事時，都會說是看電影。因為我們那個
年代沒有什麼娛樂方式，也沒有什麼大型的兒童
遊樂場，誠然，能看場電影就像過節一樣令人期
盼，令人激動，令人快樂。　　
可那時的電影並非像現在這樣想看就看的，想

看場電影也並非易事，雖然學校會經常包場看電
影，但要一人收一角錢，而這一角錢對我們這個
家庭來說也非小菜一碟，而是相當一籃子菜。　　
那時我的父母都是武漢食品廠的工人，每月加

起來的工資僅八十餘元。而我家有兄妹六個，加
上還要贍養鄉下的奶奶，我們家當時的人均生活
費不足十元。為了維持一家人的生活，母親真是
操碎了心，她常常在上班途中到菜場時，正是下
午五點鐘左右，那時菜場常有堆堆菜賣。如蘿蔔
一角錢一堆，梢子藕一角錢一堆，母親就常常用
一角錢買一籃子蘿蔔回來。你想想，一毛錢能買
上十斤蘿蔔，夠我們吃幾天的，母親怎會捨得給
我們一角錢看電影呢？　　
所以每次老師在教室裡宣佈：明天看電影時，

我沒有加入到同學們的歡呼雀躍聲中，而是在心
中盤算，回去後該如何向母親開口，要到一角
錢。回到家裡，我不敢輕意開口，而是很主動地
幫家裡掃地、洗碗、倒垃圾，等到母親的臉色有
些舒緩和微笑，才會結結巴巴地說出來。大多
次，我的要求一提出來，母親就當即回絕，說：
「電影有什麼看頭？又當不了飯吃！不去！」說得
我抬不起頭來，再也不敢要了。
偶爾，母親也會同意，遞給我一角錢，我就如

同大赦一般，頓時興奮起來，我像個小鳥般快樂
地向學校飛去。　　
因為我太渴望看電影，所以母親不給我錢買票

時，我常常大 膽子跟同學們來到電影院門口，

趁 同學們舉 票蜂擁入場時，跟 混進去。其
實，我不是個膽大的孩子，混場時，我的心繃得
緊緊的，十分害怕被驗票員查到了。我的心一直
咚咚直跳，好不容易跟 同學混進去了，我雖然
暗暗慶幸，但緊張的心並沒有鬆弛下來，我盼望
電影院裡燈光快暗下來，電影快快開映。好不

容易盼到電影開演了，我仍不能安下心來看電
影，而是左顧右盼，每當那些打 手電筒為來晚
的觀眾引路的驗票員走來時，我的心就狂跳不
已，生怕我坐的位子就是他們要找的位子，也有
虛驚一場的，待電影開演了半個小時後，我才會
安下心來看電影。也有時，擔心的一幕發生了，
驗票員把手電筒的光照射到我的臉上，喝問：
「你的票呢？」我就結結巴巴地離開座位，一到過
道，不等驗票員繼續發問，就拔腿朝門口衝去，
往往，我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讓驗票員們猝不及
防，讓我一下衝出了電影院，也不管後面有沒有
人追，又一直狂奔個幾百米，這才放慢腳步。此
時我會懊喪地想：「唉！好不容易混進去了，想
不到又被查到了！真倒楣呀！」
比這倒楣的事還有：有一次，老師又通知看電

影，當我回家向母親要錢時，遭到母親的拒絕，
我正在沮喪時，正好鄰居一個本家叔叔要我去幫
他打醬油，因為這個叔叔經常要我幫他做點小
事，所以在打醬油回來的路上，我就想：今天要
大 膽子找叔叔要一毛錢。可醬油打回來後，我
還是開不了口，坐在他門外反反覆覆在心裡鬥爭
了半個小時，這才期期艾艾地說出了口，沒想到
他卻很爽快地答應了，當即掏出一毛錢來給了
我。我狂喜不已之餘也有一種隱隱的內疚，不該
找叔叔要一毛錢的，不管怎樣，那次，我還是把
錢交給了老師，老師給了我一張票，可當我興沖
沖地和同學們舉 票進電影院時，猛地一隻手快

速而果斷從身後一把將我手中的票搶去，我回過
頭來，只見身後黑壓壓的一片人頭，根本看不出
來是誰搶走了我的電影票。等同學們大部分都進
了電影院後，我把票被搶走的事告訴了守門的驗
票員叔叔，我告訴他我記得我的座號，可他搖搖
頭道：「這事我們管不了，搶你票的人，肯定是
把票賣了，我們不能隨便亂找人家！」
不論我再三央求，最終沒能博得他的同情心，

我只有怏怏地走回家中⋯⋯　　
因為想看電影，所以我最期待的是春節的到

來，因為春節有親戚來拜年時，會給我一二角的
壓歲錢，說是讓我買鞭炮放，可我從來沒有買過
一次鞭炮，每次都把錢用來看電影。　　
有時，晚上有鄰居的小朋友帶來一個好消息，

說附近某某單位禮堂在放電影，我們會立即飛奔
而去，守在那單位的大門口，想法溜進去。可那
單位的守門人常常比電影院的驗票員還要負責。
真是鐵將軍把門，想溜進去根本不可能，我們只
有變換手法，找那些正要進去看電影的大人，求
他們帶我們進去。可惜這種方法很少奏效，可我
們又捨不得離開，就久久地在那單位門口晃來晃
去。有時等到裡面看電影的人都散場出來了，我
們才掃興地回家去。也有這樣的好
機會，好心的守門人見我們久久不
願離去，待裡面的電影放到一半
時，會打開閘門，放我們統統進
去，我們立刻像脫韁的野馬向裡面
衝去⋯⋯　　
也許是少年時代太多這種想看電

影的遺憾吧，所以那時我常常想：
等我長大了，參加工作有了工資
後，我要天天都去看電影，不放過
每一部新電影。可等到我1971年參
加工作後，那時已是文化大革命時
期，所有的電影都被打成了毒草存
封起來，電影院裡放的電影不是八
個樣板戲就是「老三戰」片：《地
道戰》、《地雷戰》、《南征北

戰》，這些片子我們每個人平均都看過五六遍了，
每一句台詞都背得下來了。我常常想：我為什麼
這麼倒楣呀，等我有錢買得起票了，怎麼就沒有
電影看了呢？　　
總算盼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一部部老電影

解禁了，一部部新電影上映了，我開始瘋狂地看
電影，此時也正是我開始戀愛的季節，我和女朋
友每次約會差不多都是在電影院裡，是電影伴隨
我們的愛情成熟⋯⋯
1980年的春節，是我新婚的日子，我和妻子正

在商量進行一項什麼活動來留下我們新婚記憶的
時候，我從報上看到了市裡幾家電影院開展「看
通宵電影過春節」的活動，頓時眼前一亮，立即
與妻子商量：大年三十晚上去電影院看通宵電
影。妻子很高興地同意了，母親也贊成，還為我
們準備了一大包夜宵的食物。那天晚上，我和妻
子在漢口的解放公園電影院一連看了四場故事影
片。當我們走出電影院時，天已經亮了，我們踏
大年初一的曙光走回家時，我美滋滋地想：這

真是一個浪漫而快樂的春節，也創造了一次看這
麼多電影的紀錄，它讓我們過足了電影癮，彌補
了我們小時候看電影的遺憾⋯⋯

看電影的往事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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